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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的輕聲問題

胡百華

嶺南學院/Monash大學中文系

普通話聲謂的一般了解

普通話是指現代漢語的標準話，臺灣吽國語，東南亞等地稱為華語。儘管四十多

年來華人散居各地，政治意識分歧極大，但基本上都同意大陸1955年頒佈的現代漢語

的標準: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

法規範。

就聲調而盲，普通話已確定具有四個重聲調，一個輕聲。對於四聾，一般的說法

是:第一聲又吽陰平，是高平調;第二聲又吽陽平，是高揚調;第三聲又吽上聾，是

低抑(揚)調;第四聲又吽去聲，是高降調。趙元任 (1930)把音高的程度分為低、半

低、中、半高、高五級，並分別用數字1 ' 2 ' 3 ' 4 ' 5來代表。這樣，普通話的四個

重聲調，或者說調值，就可以用55 :、 35 :、 214 :、 51 :來標示。

與四個重聲調相比，輕聲一般都認為埋而鬆拙。對輕聲調值的最流行的看法，似

乎仍然是多年前趙元任所提出的一套，現在分列在下:

陰平後的輕聲 2: 

陽平後的輕聲 3 : 

上聲後的輕聲 4 : 

去聲後的輕聲一一1 : 

輕聲的可能形式

對於普通話輕聲的研究，大部分學者只著眼於其中的一種，那就是比前面重聲調

叉但又輕的那種。當然我們必須承認，一般使用(即大部分)的輕聲都比重聲調起促;

但筆者也覺得，輕聲的長捏並不相同;有的輕聲音節可能跟重聲調音節一樣長，有的

甚至比重聲調還要長些。

趙元任 (1968a : 35)認為，詞語的表達可以很方便地分為三種強度:弱式說法、

普通說法和強調說法，而弱式說法正好構成輕聲。我們基本上接受這種看法。不過，

筆者多年來一直認為，弱式說法固然構成輕聲，而輕聲本身也往往有稍強及特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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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如，呼吽「奶奶J '要求我子「跟X親親J兩個話語，其中最後音節的輕聲形式，

視情況不同而有下述三種明顯不同的說法。

(一)奶奶，親親:一般(即弱式)說法，後一音節鞍捏，調值各為211 +4 、 55+

2 。

(二)奶奶，親親:稍強說法，後一音節可能與前面重音節一樣長，調值分別為

211 +33 、 55+33 。

(三)奶奶，親親:特強說法，後一音節往往長於前一音節，調值分別為211+

55 、 55+55 。

當然，上述的所謂輕聲音節可能還有其他稍高或稍低的調值，但關鍵乏處在於輕

聲都可能具有這三種不同的說法。事實上，有些輕聲音節常常以稍強或特強形式說

出，例如演說時用的「同志們」及北京人說的「好哺J '其最後音節往往相當長。

下面再列舉幾個常可聽到的詞語，說明輕聾的三種明顯不同形式:

一般說法 稍強說法 特強說法

(一)吃的，西瓜 吃的，西瓜 吃的，西瓜

55+2 55+33 55+55 

(二)炸的，饅頭 炸的，饅頭 炸的，饅頭

35+3 35+33 35+55 ' (後者亦作)35+35

(二)買的，椅子 買的，椅子 買的，椅子

211+4 211 +33 211 +55 ' (後者亦作 )211+214

(四)賣的，鑰匙 賣的，鑰匙 賣的，鑰匙

53+1 53+33 53+55(或 +211) , (後者亦作 )53+214

總的說來，我們認為輕聲稍加強調時，就可能出現為鬆她的中平調 (33 : ) ;而特

加強調時，就往往轉為我們熟知的重音調(或為高平調，或為該字的原聲調)。這就是

說，輕聾的前兩種形式仍然不同於重聲調，而特加強調後輕聲就不再存在了(比較陳

重瑜， 1985) 。

輕聲有代表形式嗎?

普通話的重聲調，一般接受過普通話(國語、華語)教育的人們，都能揖揖道出，

並例示各個聲調的區別。對於輕聲的形式呢?能有肯定認識的人似乎不多，甚至包括

語文教師在內。求助於語文參考書所得幫助也不大。例如， (東方國語辭典〉只說輕聲

是國音聲調之一，讀法控促而無四聲之別; <國語日報辭典〉在注明輕聲時逕用「輕

讀J ; <現代漢語辭典〉所下的定義是，說話的時候有些字音很輕很起，叫做輕聲。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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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說明都似乎不認為輕聲的形式會有甚麼問題。

趙元任除了提出在第一節襄我們列舉的四個輕聲形式之外，還作過男外兩個描

述。首先，是他對輕聲形式的基本認識。他認為，在前半上(即211 : )之後，輕聾的

調值偏高，在其他聲調(即高聲調)之後，輕聲的調值偏低 (1968a : 36) 。其次就是普

通話的代名詞及連接詞在若干時候多是用中平調(他管它吽輕聲)說出。因此，在趙元

任所提的四個輕聲形式之外，語文界也常列舉與趙的看法稍有區別(或稍于簡化)的三

個形式(見林熹 1962 : 302 ;那宗訓 1968) 。促使我們對輕聲有更進一步認識的，是

Dreher和李抱忱在1968年發表對聲調的研究，其中對輕聲形式的見解，極具價值。

在列舉輕聲的這三種不同的描寫之前，要在這里再說明一下，調值的高、半高、中、

半低和低分別用5: (或曰: )、 4 : (或44 : )、 3: (或33: )、 2 : (或22 : )、 1 : (或

11 : )來標示，也就是用單一或重複數字(如5 :和55 : ) ，並不一定表示音長的不同。

這三種資料現在列在下面:

趙元任 林壽等 李抱忱等

陰平梭的輕聲 2: 33 : 41 : 

陽平後的輕聲 3 : 33 : 31 ; 

上聲後的輕聲 4 : 44 : 23 : 

去聲後的輕聲 1 : 11: 21 : 

李抱忱等的研究似乎未得到重視，也難於接受。第一，李文提出的輕聲形式與重

聲調形式相當接近，例如陰平後的41 :調型，簡直就合於去聲的說法(現在想來，李

文的意見頗對筆者在第二節所作大膽臆測有所鼓勵) ;第三，一般認為上聲的調值是

214: '上聲後的輕聲調式該往上揚;但李列出的輕聲形式卻是23: '由於李和

Dreher的研究態度認真，並有大量資料及儀器實驗為後盾，他們的研究成果不容置

疑。筆者聯想到的是上聲後的輕聲旺可能是23: '也就可當做3 : (因為上聾的實際形

式可能是211 :或212 : )。換句話說，筆者在了解並接受輕聾的諸多形式之後，已認

識到在重聲調第一、第二和第三聲之後都可能出現為不高不低的中間調(即3: 或

33 : )。根據我們對漢語語音一向的了解和觀察，筆者覺得第四聲之後的輕聲也有出

現為中間調的可能。於是在1985年做了一坎特別設計的小規模實驗，當時總結的論證

似乎還能支持上述的假定(論文於 1986年在澳、美學術會上發表，中文形式發表於

1988年，題目為〈華語的中平調})。筆者所提出輕聲與四個重聲調對比的特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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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聲去聲上聲陽平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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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聲的分類與標音問題

普通話的重聲調，其調值主要是根據各音節單獨重讀，即引述形式( citation 

forms) 來快定(比較本丈第一節)。語言學家在這方面似乎看法相當一致。在引述形

式之外，普通話的重聲調在實際語旬中還會出現為其他形式。根據這個觀點，我們可

以把普通話聲調中最常聽見的調值列舉一些在下面;

可能形式

44: ' 33 : 

式形述
•. 

2
7

臼

34: • 24 : 35 : 

211: '114: '24: 

53: '42: 

214 : 

51 : 

33 : ( ? ? ) 

平
平
聲
聲
聲

陰
陽
上
去
輕

21: • 31: • 24: '34: 

普通話各重聲調的引述形式，係眾多語象經過極度簡單化的代表，是一項重要貢

獻。因為，引述形式能代表各聲調的特徵，讓一般人及初學者易於了解，對華語教學

堪稱方便。對初學者介紹普通話的聲調時，除了說明上聾的若干變化之外，大多數老

師似乎都只限於介紹這些引述形式。

輕聾的解說可就麻煩多了。趙元任的極為流行的說法(即在一、二、三、四聲之

後分別為2: • 3: • 4: ' 1 : ) ，與李抱忱等的認定(在四個重聲調後各為41: • 

31: • 23: '21: ) ，看來毫無雷同的地方。而且，至目前為丘，普通話的輕聲仍然

還沒有一個公認具有代表地位的形式。但是，在筆者所作的探討中，似乎發現了普通

話各種不同的輕聲都可能出現一個形式，那就是鬆抽地說出的中間調。

在討論本丈的男一主題之前，筆者必讀特別介紹北京語言學家曹劍芬女士在1985

年完成的〈普通話輕聲音節的特性分析〉。該文有三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 (一)輕聲音

節的音強不一定弱; (二)輕聲音節的音長一般題於正常重讀音節，大約為正常重讀音

節長度的五分之三左右，但其內部差異很大; (三)輕聲音節的音高特點最為明顯:失

去原來的單字調型，在上聲之後讀中平調，在陰平、陽平和去聲之後讀中降調。這個

研究令人振奮，它大致能符合(至少未排除)筆者在本文第二節及第三節對輕聲形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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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2意測及令規模瞥蟻。

本節所要討論的問題，源自筆者對於諒的通行的輕聲標調法的不滿。最聲說明的

例子該是「嘛J 、 í P)則，這兩個字都有一個標為輕聲的相同標音形式(所有中文字典似

乎都是這樣) ，個混兩個字的輕聲讀法肯定是弓之間的。再一點就是，許多人(包括一些

語音學者在內， 171]如 1991年 12月在華北一次關際會議上發言的多位教授)都認為每個

漢字有其本來的鼓聲器。筆者覺得許多安管我今漢字好聽說沒有，受少很擁大賤的標準

是這樣(如:在大健{噱j只注輕聲，臺灣戰男有第二聲技法)。

漢字高言，它們的重攪與麗讀訟乎扯不上路保。以[囉j 、 f耳皂j兩字為餅，它們都有讀

為第二聾的用法，問道兩個字的輕聲含義，似乎不能以其重讀形式表諱。

促使筆者打算在本節服照輕聲的實際發音形式，作加…些試探性的分期。

第一類，是可為盤盤也可為輕聾的。這一期般不間定，常視地區、說話方式及個

人蓋異前有不悶， 1例如「本告別、 f打掃j 、 f可i圳、 í.鳴蟬J 、「噶F恥、 f萬噸j 、 f小鬼J可

等，它們在{普連話聽聽誡蠶騙〉中華當歡會千百輕聲，說〈現代漢語詞典}卻總?是一音節

每室主護。曹先擺在1992年5 丹 3 日〈語言文字報}討論f場j的童音婷， Í'乍聽Jlt額的討

論。

第二韻，是兩餾上聽組成的詞語，它們的後一心音節同樣應該輕讀，恆的

的必須轉為陽平，有的則仍然保持上聲讀法。一對好例子是「法子」、「鴨子j 。這兩個

詞語在〈現在漢語詞典〉興技法相同(即fãzi和m的ì) , 1阻前者並不讀上聲;

魔王舉這 A個詞語時特別讓[法j加一讓法(即踢平聾發話:) ，似乎近於迂腐。 與「能子j冉

一調塑的吾吾語還有f守乏善黨j 、 f小姐j等，第 4弩館都要要召全議為踴平;與內寄予j

偽裝f撞撞j 、 7窮搗j 、 f影子j 、 f嗓子j等，每種髒給音節的然讀{故土擊。

第三額，是讀成高競瀾的疑揖小詞，最常用的內蚓、「兜j屬於這一類。我們雖然

覺得中聽調能代表輕聲， {閃閃馬」、 í~J用作騷間小娟的議法最為恰當

(即梢輝的陰平調) ，這一類的輕聲詞似乎完全不覺前一督師的影響。

第凹穎，是讀域中降調的一些句末小說，最常用的「嘛j 、「吧j 、「了j 、「啊J

'這一頓也!可樣不覺前一音節的影響。技fr'tE還饗列舉的「了打

為建具有其龍頭體形式，學ß數是表示接聽含義峙的講擺擺(如:能棄了? )tJ及舟作非

(如:吃 F飯)的學巨龍典型的輕聲形式(筆者聲接用中題調為代表形式)。

本文直接在標苦的作法上略作考慮或提示。上蘊第一穎的輕聲語語，正主子?告顯

〈現代模語詞典〉裹的做法，即把可為重讀或輕聾的棋概在調，也加輕聲符號，如把

注為 ym . wèi 0 間關擋在基本觀念上。一位北京朋友不承認「風箏」中

，但一間去學觀風箏比賽時在平崗山正講…陣強眠，他不經意在大吼幾f閣

中，把f風箏J說踐f繭鋪臨平聲。注音出問題的是上jJ!I;第三類的輕聲詣。

一額的詞語作向據纜理(參看f法子j 、 f碟子j的拘一在法) ;臺灣字典把吾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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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分別按情況作不同是煌，把f法子j挂為fázi '川、組J控為xiáoji壘，無非是指明前…

營銷需改讀暢平。大陸幫慣把川、組」和f奶奶j都控為「上聲+輕聲J '這是會讓人念錯

的。

輕聾的地說問題

且 fiJ普通話真採舟的四個童聲調和輕聲，是以北京方言作為標擎的，只能代表大

都分北京人說話的那一種語著系統。我們常說北方方言估中國大催人口百分之七十，

實際上是包括了西北方音、西南方言和庄，准方言。郎以換蠢的北方方言來說，北京和

天津的語音系統說不一致(偶如北京話的高平誦，在天津說成能)。輕聲在北京話主運

聞然有獨特的地位，兼有詞匯作用和譜法作用;但在其龍方言襲比較少見，用法也不

…憬。四川話是相當接

詞(主[] :本事、兄弟) ，四川話賽就無語發駐加， 。四} 11 

話跟許今南方方玄一樣，語助詞、連詞等都不念經諱。

單說北京語音系統的本身予以考f竅，體聾的地位也íLJ乎仍然不是輯:峙的。下面皇室

就三項稍加申論。

(一)轄聲在女當支以及古典文革賽中立在不存在E 0 也許有人會說，文古文和舊詩詞在

丈化程度較低的北京人口語中，不會常用。但大家都耳熟能詳的成語或黨語(大多是

去，字苦IJ豆豆竿) ，其結構和字義是接照文古文章法的，一般念法制乎是每偶掌心律帶重

聲調。同理， í葡藹」、「琵琶j等措詞在口語中第二誓師是輕聲;但在黨詩文中，卻都

o í蘿當」一詞在一些人的口語中舍省輕聲，各字典似乎位都把第二竿注篤輕

，可是華人實際上聽到「韓當J~霞…詞時，以路平說出的恐怕不在少數。作為輕聲公

認形式的控能音，無法請楚士也說出純為輕重擎的漢字。這一點興嘆宇間作話題誨的書寫形

式及其{鹿原H豎立性，都有密切關係。

(二三)現在普通話雖廣的輕聲，只是根據北京地直至某些人的口詣，用多用少莓個說

話人itl乎都不悶，在不開場合和不同對象又是不同。接照盟的各學考書的標告， í老

虎J -, r中誼j的第二音節不會是輕聲，但在De Francisé!JBeginning Chinese教特中，

這兩續詞都許為含有輕聲。 De Francis的那套成功的教科書，敢於採用輕聲不是投有

棍棒的。這學都有助於說明許多詞語在護法土可報可重，並非誰標準誰不標2鞋。大體

來說，靠著重口語及一般用法的參考鑿，採殼的輕聲愈多。在上頭擺到的〈現代漢語

詞典〉與〈普連話輕聲詞E藥鋪}在這方齒不…致，正是出於混個原因。畫是灣參考書揖爵

的重音要多卅日「朋友j 、「小組j都不合輕聲) ，也是出於這個際間。

(三)接輕重音辨麓效能{息。儘管我們接受輯聲在北京話真具有搞體及譜法作用，

但實際上品主的衣韻輕重音進行辨麓的詞語並不多，而且鼓不可靠。最有啟發的倒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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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J 0 按犬陸規範， r女人j有兩餾讀膏，表示關樹叢叢: r女人」兩竿吾吾重讀意為女

糙的成年人，後一本輕讀驚:攜妻子 ;1豎灣字典的發著大多注馬桶體重苦，包含同樣聽

個意義。但觀看祖光在著偉(如1968a : 276) ，在注音時挖箭者的用法也控為輕聲(

著t位組「男人j注篤聲毒草當做男性的最年人解)。輪子主任錯了嗎?竣害。因為大家都接

受，日語中常諧的一些零售音韻詣，它們的第二音節常常會轉室主輕聾的(比較3表現等:

145) 。

總之，表達輕聲的漢竿緒大多數有其重聲調的讀法，大都分獲語詞譜不管是三童讀

或輕讀，大多數都挽手玄綽義作用。而且由於輕聲在強調蹲在往會轉為重贅，前重聲t往

往往會轉爵輕聲(晃上聞組元佳的研j子) ，在北京培華蓋以外使用漢語的人， fJ;L乎無需要

也無足夠背景依賴輕重畫畫去辨別某時但含歧巍的詞醋。

小結:應考慮瞥通話無絕對的聽聲

以政治實聽眾軍別，在亞洲器富有有三個叢要的普連話地蜓，郎中關大陸、牽鹽和

新加蟻。各地區所提倡的釀準語，六體上都提用向一燒範﹒告語北京語發系統中的輕

。輕聲是語音車蔡先鈞一桶形式，在獲語各磁方當襄都有，但在各領方設中的作用很

不相悶。在華人聚居問方言錢其的地恆子!λ普遴話(國諧、華語)作為共同詣，在華j織

和薪金口壞都是相當疫功的。他們主基本上撥受了北京語音系統中的聲舟、韻母以及四個

重聲調。但在擊鍵的使用上，在北京以外地隨訟乎都不怎麼成功。碟的在哪襄呢?

筆者目前能想出的兩個理由(只是按定) ，是標準嘍語里立在無絕對輕聲，輕聲蓋在北

京話裹的作用立豈不如某些語言言學家及許多語文工作者所說的那聲援賽。

的主要特激之一，但在詞義的分辨上伊拉第四節所組輕聲的潛心 a額和第二類) ，並未依

輯它來作為主要手段。 澳語使用者己習慣於漢字數無標示輕重昔的聽到， r地方j 、

「東西」等詩如果認為各自智含有不問意義和不再形式﹒一般華人都習以為常，龍且能

不知室主割地予以接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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